
《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
是刘少奇 1948 年 12 月 14 日在马列学
院的讲话文稿，1981年收入《刘少奇
选集》上卷。在这篇文献中，刘少奇
强调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对于中国革命
和建设的重大意义，并就学习态度和
方法等问题作了深入浅出的阐述，强
调阅读书籍对于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
重要性。这对于今天建设马克思主义
学习型政党，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
党仍具有启示意义。

“没有理论是不行
的，不学马列主义理论
是不行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延安中央党
校学习的大部分学员返回工作岗位。
1948年下半年，为适应全国解放战争
形势迅猛发展，我国革命即将取得胜
利的迫切需要，中共中央 1948 年 7 月
决定在华北创办马列学院，有系统地
培养具有理论知识的党的领导干部和
宣传干部，由刘少奇兼任院长。11月8
日，马列学院第一班在河北省平山县李
家沟口开学，共有学员一百余人。

12月14日，刘少奇到校看望学员
并作了讲话。事前，他听取了有关学
员思想状况和学习情况的汇报，了解
到部分学员只想工作不安心学习且有
轻视理论学习的倾向。刘少奇在讲话
中应学员要求对国内形势作了分析，
并指出在“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是确
定了”的形势下，党中央创办马列学

院，抽出干部用一年半的时间脱离工

作，专心学习理论知识，“这对中国革

命、对人民、对党都很必要”。学员要

安心学习，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专读圣贤书”。

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理论武

装。党的理论强，则党的基础稳。刘

少奇在讲话中，特别强调学习马列主

义理论的重要性。首先，他从党领导

革命事业的高度进行强调。他引用列

宁的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

有革命的运动”说明这个道理，并作

深入分析：“革命的行动是受革命的理

论指导的。理论正确，指导正确，革

命就能胜利，否则不能胜利。”其次，

刘少奇针对当时党的理论建设情况明

确指出，“我们党在提高理论修养方面

是有缺点的”。他分析干部情况说，我

们的干部，在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

等方面，都能够艰苦奋斗，做了很多

工作，有了一些实践经验，而“缺点是

理论修养不够”。其具体体现是“因为

有盲目性，缺少知识”，“做过实际工作

的同志，在实际工作中碰到很多问题解

决不了”。所以，刘少奇要求“提高党

的干部的理论水平，使各方面比较负

责的干部具有或多少具有马列主义的

理论修养”，将来“再回到工作中去，

把工作做得更好”。

针对当时有人认为以前不读马列

书籍，也当了县委书记、地委书记，

现在不读也能当县委书记、地委书记

的错误认识，刘少奇强调，新中国成

立后，党要领导全国人民组织国家，

“环境的复杂，危险更大”，干部存在

官僚化、腐化变质的危险，因此“革

命胜利了，更要多读理论书籍，熟悉

理论”，否则“堕落的人会很多，会使

革命失败”。刘少奇从历史上唐太宗和

魏徵争论过的“创业难呢，还是守成

难呢”的问题提出，“历史上从来有这

个问题。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

易。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

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

腐化”。党必须注意并警戒这一现象，

“加强思想教育，提高纪律性，就会好

一些”。

研读马列经典，树
立“学习主要是靠自
己”的正确态度

根据学员学习状况和掌握理论的

程度，刘少奇要求学员在学习中克服

“完全依赖听报告和教员”的“懒汉的

精神”，树立“学习主要是靠自己”的

正确态度，坚持共产党员“积极上进

的精神、独立创造的精神”。他反复强

调，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发现和了解

真理，必须有“自觉的、艰苦的、独

立的工作，要自己搜集材料，分析材

料”，“没有相当艰苦的独立工作，要

找到真理，找到正确路线，成为真正

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可能的”。

到底怎么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刘

少奇提出以研读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

原著为主，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一方

面，必须认真阅读马列经典，因为很

多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

党中央、毛泽东都研究过，“很多理论

问题在原则上几乎都已解决了”，可以

从中去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他举例

说：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有些同志

看了“两个策略”（即列宁著《社会民

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才

后悔为什么不早点看，许多问题列宁

早已解决了。另一方面，刘少奇指

出，马克思他们“没有做完的工作还

很多”，很多具体问题是不可能给我们

解决的。这就提出了理论学习要联系

具体实际的问题，学习理论是为了指

导实践。据时任马列学院教育长的杨

献珍回忆，刘少奇给马列学院第一班招

生的试题和要求是：“《我所了解的马

克思主义》、《我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认

识》，自拟一篇，写自己最熟悉的、了

解比较深刻的问题。”这也可以看出，

刘少奇希望党员干部通过党校学习，

提升理论水平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

能力。

在当时，部分干部产生轻视理论

学习、怕读书多了犯教条主义错误的

倾向，滑向经验主义。教条主义是脱

离实际的，经验主义反映的实际是片

面的、狭隘的。这两种错误倾向都与

没有学通马列主义，没有将马列主义
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有
关。刘少奇指出，当时党内思想上的
主要偏向和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教
条主义者是跛足式的马克思主义者，
经验主义者是爬行的马克思主义者，
看得不远，迷失方向。马克思主义的
理论书“学得好就站起来了，不爬行
了；过去未想通的，现在可以想通
了，眼界宽阔了，天地大了”。干部学
习理论，理论联系实际，视野会更开
阔，眼界会更宽广，就能“学习普遍
真理”，又“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
中国实际结合起来”。

“要用马克思主义的
观点来分析历史现象”

刘少奇指出，一个好干部，够资
格做领导工作，“就要能独立决定方
向。要有中国知识，又有外国知识；
要有理论知识，又有实际经验”。这也
是马列学院培训学员的重要目的。根
据刘少奇的要求，除学习马列主义、
中共党史、《联共 （布） 党史简明教
程》、中国近代史外，又增设社会发展
史、中国通史、近代西方史、世界经
济地理等课程。他要求学员用联系中
外历史研究的方法学好理论，“在更广
大的范围内去联系实际”，“不仅要联
系中国的实际，而且要联系外国的实
际；不但要研究现在的实际，而且要

联系历史的实际”，“要用马克思主义
的观点来分析历史现象”。

针对有人提出的“中国的书还读
不完，毛主席的书还读不完”，何必读

“马恩列斯的书”和西方史等不正确认
识，刘少奇从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
关系进行分析。他指出，中国革命经
验和世界革命经验“必须都学，废弃
一面是不对的”，“有中国经验，又有
外国经验，才有实现正确指导的可
能”。中国革命不是孤立的，是世界革
命的一部分，而且是世界革命很大的
一部分。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是世界
革命的胜利，“任何一个重要革命问题
的解决，光有根据具体情况的具体分
析还不行，还必须参照各国的革命经
验、历史经验”，因此“读马恩列斯的
书，就是学习外国革命的经验、世界
各国的革命经验”。而“学西方历史是
为了读懂马列主义”。如何正确对待外
国经验？刘少奇指出，“不能拿外国经
验硬套”，“而是参照”。与此同时，针
对有人提出的地理、历史以前学过，
再学无必要的问题，刘少奇强调了学
习历史、地理对学好理论的重要作
用。他指出，“历史里边也有普遍真
理”。不学地理、历史，你就“理论不
起来”。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
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
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
界的强大思想武器。重视马克思主义
理论的学习，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今天重温《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
讲话》，对于我们增进马克思主义理论
特别是党的创新理论的学习仍很有启
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
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
学习走向未来。”新时代新征程，面对
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和实践新要求，我
们必须不断增强党的创新理论的学
习，努力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
党，建设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

毛泽东的一生，是登攀书山之
路的一生，他不仅酷爱读书，而且
读有所得、得而能用。对毛泽东来
说，读书是一种思想升华的必要方
式，是一种生活常态，是一种历史
责任。

博览群书

毛泽东一生博览群书，究竟读
了多少书，读过哪些书，无法作完
备统计，但可从他的藏书、批注、
著述和谈话中，知其大概。毛泽东
逝世后，在其住处留存的藏书达一
万余种，近十万册，许多书中都留
下了他的批注和圈画。毛泽东的阅
读范围虽广博，但也不是漫无目
的、没有重点的，排在他阅读重点
的前三位，是马列经典、哲学和中
国文史。

关于读马列经典。毛泽东当时
感到，全党理论水平落后于实际，
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丰富内容很不
相称。因此，阅读马列著作是十分
必要的。1938 年，他提出党内要

“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
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1949 年，
他推荐 12 本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
指出党内“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
书，那就很好”；1970年，他又指定
250多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读
9本马列著作，并说学好马列主义不
容易，联系实际用好马列主义更困
难。在马列原著中，毛泽东尤其
喜欢阅读列宁的书，从中获取中
国革命和建设能够参考和运用的
重要战略，他指出，列宁的论著
有一个特点：“说理透彻，把心交
给人，讲真话，不吞吞吐吐，即
使同敌人斗争也是如此。”在延安
的时候，他讲道，读这些著作，看

“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
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
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
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
作了”。

关于读哲学。毛泽东喜欢读哲
学的原因有四个。第一，他把哲学
归结为世界观和方法论，认为是塑
造人们灵魂和思想的根本前提。第

二，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
础。第三，哲学是认识和改造世
界、总结实践经验、解决一切问题
的“思想工具”。第四，毛泽东从青
年时代就喜欢哲学，既是个人兴
趣，也是他进行理论工作的必要前
提。毛泽东既读马列经典中的哲学
书，也读艾思奇、李达、普列汉诺
夫、爱森堡这些中外学者用马克思
主义观点来论述哲学问题的书；
既读柏拉图、康德、黑格尔等西
方哲学家的书，也读中国古代老
子、孔子、墨子等诸子的哲学论
著，以及中国近代以来康有为、胡
适、冯友兰等人研究哲学和逻辑学
的论著。

关于读中国文史。毛泽东说：
“读历史是智慧的事”；“我们看历
史，就会看到前途”；“马克思主义
者是善于学习历史的”。这些话就
能反映出他热爱读历史的缘由。毛
泽东很注重史书所载的理政之道、
军事战例、经济政策、治乱规律
等。除了古人的经典著作，他还阅
读了不少五四运动以来的学者们写
的中国通史、思想史、哲学史、文
学史。与此同时，毛泽东对古代文
学作品也很感兴趣，他喜爱曹操以
及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作，研
读《楚辞》，背诵《昭明文选》的一
些散文，反复读《红楼梦》等古典
小说，丰富了他的古典文学素养。

攻书到“底”

求知的欲望和理论探索的使命
感，使毛泽东的阅读似乎一刻也不
能停下来。他读书，是发自内心地
对知识、对真理追求的一种渴望。有
这种渴望，才可能用心用脑去真读、
真学、真思考，而非浅尝辄止。用毛
泽东的话来说，就是攻书到“底”。
1938年3月，他在抗大的演讲中解释
道：“我看这个‘攻’字是有大道理
的，就是把书当敌人看，一字一句地
攻读。”攻读的目的，是对知识精通
探底。1939年5月，他在延安在职干
部教育动员大会上又提到：“学习一
定要学到底，学习的最大敌人是不
到‘底’。自己懂了一点，就以为满
足了。”

毛泽东的攻读之法，具体表现
为三方面。一是经典的书和重要的
书反复读。同一本书，反复读，因
每次阅读背景不同、任务不同、心
境不同，理解和发现也会有所不
同。例如，在延安时，他谈到自己
读《共产党宣言》的情况：“遇到问
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
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
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
发。”二是相同题材内容的书，毛泽
东习惯把叙述不同甚至观点相反的
著述，对照起来读。例如，毛泽东
读美国历史，就让人到北京图书
馆、北大图书馆去借，专门写条子
说，不光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写的，
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再如，
他读《楚辞》，1957 年 12 月一次就
要了 50余种古今对《楚辞》有价值
的注释和研究书籍。三是读书习惯
于“手到”并注重讨论。古人强调
读书要“眼到”“口到”“手到”“心
到”，毛泽东在“眼到”“口到”的
同时格外注重“手到”，即动手写笔
记、批注，由此体现“心到”。在此
基础上，他还有一个“耳到”，即组
织读书小组由人念，大家听，再一
起讨论。例如，1959 年底，他组织
读书小组到杭州等地研读苏联的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晚年毛泽东
眼睛不好，就请人读书给他听，边
听边议。

把书读“活”

毛泽东指出，精通书本理论的
目的，“全在于应用”。所谓“应
用”，就是通过阅读来满足个人或社
会实践的需要。这也就是把书读

“活”，即把书本知识转化为认识，
把认识转化为智慧，把智慧转化为
能力，把能力转化为实践，进而在
实践中有所创造。读书效果的好
坏，关键在于读法和用法，在于是
不是拥有从书本到实践进出自如、
出神入化的本事。

怎样才能算是把书读“活 ”
呢？毛泽东把方法概括为两条：读
书的时候一当“联系员”，二当“评
论员”。这是他在 1958 年 11 月同陶
鲁笳等人谈话中提出来的。

“联系员”有两层含义：一是把
书中写到的观点主张、人物事件，
同与这些观点主张、人物事件有关
的或对立的另一个侧面联系起来思
考和理解。例如，毛泽东读 《史
记·高祖本纪》，不仅关注刘邦的内
容，还联系书中有关刘邦的对立面
项羽的描写，来作比较，进而加深
理解，由此得出“项王非政治家。
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的结
论。二是联系现实来理解和发挥。
在读苏联的 《简明哲学辞典》 时，
毛泽东抓住其“同一性”条目只强
调矛盾的对立、否定矛盾转化这个
形而上学的观点，把它同斯大林时
期苏联不善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不做敌我矛盾转化工作联系起来理
解，进而认为，这个条目反映了斯
大林晚年政治上所犯错误在思想方
法上的根源。

所谓“评论员”，就是对书中的
内容要有自己的看法，要有所评
论，进行创造性的发挥和运用，而
不是跟在书本后面亦步亦趋。毛泽
东的读书笔记和谈话，常常体现出
政治家的敏锐和见识。他读《徐霞
客游记》和郦道元的《水经注》，关
注的是两位作者通过大量的调查研
究，才能写出有所发现的“科学作
品”；读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也
说蒲松龄“很注意调查研究”，否则
他哪有那么多稀奇古怪的故事。这
样的评论，借书论事，强调只有调
查研究才能写出有水平的东西。毛
泽东读《老子》，说其中“祸兮福之
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一句，是告
诫人们：分析问题，不但要看到事
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读
《不怕鬼的故事》，认为《宋定伯捉
鬼》一篇对“新鬼大，旧鬼小”的
描述，说明对具体事物要具体分
析。这些评论，说明毛泽东很善于
从书中读出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
方法论。

在读书过程中当“联系员”和
“评论员”的方法，彰显了理论联系
实际的学风，这种把书读“活”的
本领，为党内所推崇。1943 年，朱
德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中也
表示，毛泽东读的书不少，而且他
读得通，能使理论与实际合一。

□□ 陈陈 晋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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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志强

“革命胜利了，更要多读理论书籍”
——重温刘少奇重温刘少奇《《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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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
多
读
有
字
之
书

也
多
读
无
字
之
书

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比喻比喻

2016年4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
会上指出，“广大青年要自觉加强学
习，不断增强本领。人生的黄金时期在
青年。青年时期学识基础厚实不厚实，
影响甚至决定自己的一生。广大青年要
如饥似渴、孜孜不倦学习，既多读有字
之书，也多读无字之书”。

书籍，本义是指装订成册的图书。

“有字之书”，指的是记载在人类文明典

籍中的科学文化知识；“无字之书”，指

的是蕴藏在实践历练中的人生经验与社

会知识。习近平总书记用读“有字之

书”和“无字之书”比喻正确的学习方

式，生动形象地指出了“读万卷书，行

万里路”在青年成长成才过程中的重要

性，寄寓着对青年勤奋读书与勇于实践

的殷切期望。

一方面，青年要多读“有字之

书”，夯实学识根基。“腹有诗书气自

华。”厚重扎实的知识储备是青年立身

发展的基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

的，“青年时期学识基础厚实不厚实，

影响甚至决定自己的一生”。青少年阶
段精力充沛、记忆力强，可谓学习黄金
期，应当抓紧时间如饥似渴地汲取书本
营养，打牢专业知识基础。习近平总书
记以身作则，几十年如一日坚持把读书
当成一种生活态度和精神追求。他曾回
忆青年插队时给自己立下的座右铭：

“一物不知，深以为耻，便求知若渴。”
放羊时随身带书，劳作间隙翻看字典。
这种刻苦好学的精神，为广大青年树立
了榜样。在信息时代，知识获取的渠道
空前丰富，但碎片化阅读无法替代系统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当代青年：

“学习就必须求真学问，求真理、悟道
理、明事理，不能满足于碎片化的信
息、快餐化的知识。”这提醒我们，读

“有字之书”要沉下心来钻研经典著作
和专业书籍，避免浮光掠影，力求学深
悟透、融会贯通。

另一方面，青年也要多读“无字之
书”，增进实践本领。纸上得来终觉
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书本知识只有与
实践相结合，才能转化为真正的能力和
智慧。许多道理不仅是从书上读到的，
还是靠亲身体验感悟得来的。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很多知识和道理都来自劳
动、来自生活”。广大青年应走出校
园，走向社会大课堂，通过实践砥砺品
格、增长才干。在校期间，积极参加社
会实践、志愿服务、实习见习等，在与
社会的接触中开阔视野、积累经验。走
上工作岗位后，更要主动投身基层一
线，在火热实践中经风雨、见世面，持
续读好“无字之书”。当代中国的广阔
舞台为青年提供了丰富的历练机会：无
论是投身于卫国戍边、科技创新，还是
致力于乡村振兴、绿色发展，都可以在
服务人民中锤炼本领、增长见识。在读

“无字之书”的过程中，青年应有意识
地培养自己的问题意识、实践精神和创
新思维，为在“有字之书”中汲取的知
识提供最鲜活的检验场，从而寻找到破
题之法、解题之道。

“有字之书”提供理论滋养，“无字
之书”孕育实践真知，两者缺一不可。
只有同时读好这“两本书”，并将二者
融会贯通，青年才能茁壮成长为参天大
树般的栋梁之才。在学习中总结经验、
增强本领，在实践中获取真知、领悟真
谛，这正是青年成就真才实学的必由之
路。新时代新征程上，广大青年要牢记
教导，“既多读有字之书，也多读无字
之书”。让读书学习成为青春远航的不
竭动力，让实践锻炼成为增长才干的历
练阶梯。在书本中汲取智慧，在社会中
砥砺品质，将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发展，
在“明理”与“力行”中谱写出无愧于
时代的青春篇章！

一当“联系员”，二当“评论员”
——毛泽东的读书方法毛泽东的读书方法


